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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我，聊起了她中专毕业
两年了还找不到工作，只能
帮父母打理小生意，很苦恼。
我和她先聊了一些学好专业
知识的话题，然后讲真相、
劝三退。最后告诉她常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她嘴里说好，脸上却流露出
一丝浅笑。  

我说怎么了？她说不好
用，上次你就告诉念了，平
时也有人往店铺送小册子也
告诉念。我念了不好用。我
说你想怎么好用呢？是不是
说念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她
很坦诚的说是。原来如此！
我知道她的误区在哪里了，
也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  

这正如明慧编辑部《继
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中说
的：“很多遇到过真相的人
还未明白真相、接受真相，
还有待救度，因此越是后期，
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修
好自己，更有针对性的、细
致的、理智的讲真相救人，
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说，就尤
为重要。”  

于是泡上两杯咖啡我们
对面而坐，我耐心的给她讲
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是高
德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
好人的。结合自己学大法后
身心的受益，在工作中怎样
按照师父讲得“真善忍”的
标准来处理事务。比如我们

的相识不就是在妈妈很生气
的情况下，你和她一起来找
我评理的吗？如今我们却成
了朋友。让你常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就会消灾
解难，逢凶化吉，同化了这
个普世的价值。现在学校不
注重学生德的教育，已经被
社会这个大环境污染了。如
果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又具备
一定的专业知识，还怕找不
到好工作吗？这次她诚恳的
深深的点了点头。  

通过这件事，我找出了
自己的问题，讲真相时总是
带着一种对邪党仇恨的心理
和急切的心理，只管讲真相
却不一定讲清了真相，有的
人不好意思拒绝而随口附和
着答应。其实是没有讲清真
相。  

今后要耐心细致的、根
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讲清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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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子子交交流流  

〖修炼体悟〗 

只有放下自我扩大容量 才能形成
强大的整体 

大法弟子 
川（化名）是个老弟子，

多年前我们曾经常在一起交
流，感觉他修的很不错。这
次偶然碰到他时，我问：“你
现在干什么呢？”他说：
“领一帮人干工程活，都是
同修。”“哎呀，同修在一
起工作一定很好干哪，都是
大法弟子，配合起来也容易。
各方面一定是一流的。”他
说：“恰恰相反，就是因为
同修在一起，互相总是看对
方的缺点，常常是矛盾不
断。”  

接着，他谈了他所领导
的工程队同修的配合情况。
起初，同修们根据自己的特
长组成这个工程队时，大家
很有热情，都是同修，干活
出力不打怵，挣钱多少无所
谓，还能在包活时互相配合
讲真相。可是，当同修真正
聚到一起干活时，就不是那
么简单了，矛盾越来越突出。
比如，川是工长，操心出力
比别人多，每揽一批活，拿
工资自然就应该比别人多一
点。可是，这时有人就不平
了：“常人当头的可以多拿，

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我
们的活也不少干，都是抡铲
子的大工，凭啥他比我们多
拿？”开始，川也不计较，
心想，同修既然有意见，平
均就平均吧。可是后来他发
现，同修之间总是习惯性的
互相盯着对方的缺点，你多
干了，他少干了，你多拿了，
他少拿了……都是修炼人，
为什么你比我如何如何？心
理不服气那个因素很重。很
多活都是靠每个人主动去干
的，可是，有的人干了，有
的人没干，干的人心理就不
平衡：都是同修，为什么我
多干而工资不多拿？为什么
他少干工资不少拿？有时，
大工和小工之间也常发生矛
盾：“我们小工一天才 60元，
你们大工一天 100 元，凭什
么你们的活让我们干？”有
时，他们正干着活，又临时
包了一项很挣钱的活。可是，
往往在这时候是最能触动人
心的：让谁去干呢？谁去干
谁多挣钱。去不上的人有的
心里就不平。有时一批活下
来，按分配原则，大工还没
有小工挣的多，有人心里就
有怨言了，甚至认为川偏心，
心性有问题。  

川感觉很累，他说：“有
一阶段我心理的压力已经到
了极限，有点承受不住的感
觉，为什么同修和常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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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时表现的非常好，而同修
和同修在一起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同修给常人洪法呀，
讲真相啊，个个表现都不错，
而到一起干活时，就配合不
到一起去呢？甚至还不如常
人呢？”我们在交流中发现
了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也
是一种常人观念），那就是：
把同修完美化，因为你是修
炼人，然后用完美的标准去
要求对方。“都是修炼的人，
凭什么你对我这样？凭什么
你来管我？不管你是不是领
导，在修炼上大家都是平等
的，没有高低之说。”出现
了谁也不服谁的现象。有一
次，一个技术稍差点的年龄
大的同修当大工，川把他的
工资定的和其他大工一样
多。干活时，川安排他在中
间，让两边大工随时帮他一
把。可是，这时矛盾来了，
两边的大工同修说：“都是
一样的出力，他的工资不比
我们少拿，凭什么让我们天
天照顾他？”向内找，川发
现自己有一颗爱面子的心，
没有把握好对方技能与工资
的关系，影响了其他人的积
极性。于是，他让这名同修
去当小工。交流时，这名同
修说：“当小工我没意见，
可是大工的活我一点不干，
因为我没挣那份钱。”“你
这不是常人么？”“你们眼

睛总盯着我，说我活不硬人，
你们就不是常人么？”别看
同修天天学法炼功，每个人
对法理都能谈的条条是道，
可是，在那种环境中，人心
的碰撞是很激烈的。同样一
个问题，放在常人身上可以，
而发生在同修身上就不行。
“你是明法理的修炼的人
哪？你为什么这样？”互相
之间眼睛都是向外看，没有
把它做为一个修炼的环境在
提高自己。  

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在
这只有几个人的同修天地
里，谁能坦荡的放下一切人
心，谁就了不起。有几次，
当川感到很难有点挺不住
时，有的常人就说：“你们
这些人哪，我看就川像个炼
法轮功的人，就他修出来
了……”川知道，这是师父
借常人的嘴在鼓励他。  

有时我想，修到今天，
同修应该在放下自我，圆容
整体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成熟
了，可是，为什么在许多人
身上还那么明显呢？那天，
一个同修跟我说：“有几个
同修合伙开了一个饭店，之
初，大伙还能配合到一起去。
可是时间一长，矛盾不断的
来了，而且越来越尖锐，谁
也不服谁了，谁都想说了算。
包括买菜打折等一些具体事

上，谁都想掺合掺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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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法上分析，从生活上关
心，在难中搀扶我，我的眼
睛湿润了，我对婆婆是情而
不是善，我一定要摆正自己
的心态，坚决破除旧势力的
安排，帮助婆婆从难中走出
来。  

于是，我不再刻意的去
“说教”了，而是抽出时间
和婆婆一起学法，每周两次，
背《洪吟》，共同切磋，回
忆我们共同精進时的情景，
找“明慧周刊”和“正见周
刊”的好文章读，找到婆婆
的闪光点和在法上的提高鼓
励她（不是常人中的说好听
话）。看到问题了，我真诚
的、不惜耽误时间的推心置
腹的指出来，没有了顾虑心
和保护自己的心（以前存在
怕她生气的心）引导婆婆说
出自己的心结和苦衷，再针
对她的问题共同从法理上分
析，然后再学法，再交流。
我和婆婆是平等的，是纯粹
的同修之间的心态，我不象
以前那样执著结果了。  

几个月过去了，婆婆的
状态在悄悄改变着。首先从
身体上越来越好，已不吃药
了。从言行中也处处严格要
求自己，遇事知道向内找了。
从点点滴滴中修自己：在家
中和公公说一不二的状态改
变了，和谐了；学法时电话
一律不接，雷打不动的坚

持学法，增加了学法的时间；
在同修有难时想到到同修家
去学法，不能让同修掉队；
每天想到的是给谁送光盘、
给谁讲真相；集体正念营救
同修时义不容辞的近距离的
发正念等等，人的东西越来
越少，不断的突破着自己，
正因为师父的力量，法的力
量，执著“病”的心越来越
淡了，我真的高兴。  

我明白了，师父几乎在
每一次讲法中都提到的学
法，只有法能改变一切。溶
入法中你才是法的粒子，你
才是运转的，你才是健康的，
你才是安全的，你才能更好
的发挥法的粒子的作用，你
的能量才能改变一切，包括
你的众生。  

这就是我和婆婆修炼的
点滴，感谢婆婆在修炼中对
我的帮助，能成为婆媳同修，
我珍惜和婆婆的缘分，在修
炼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
相信我们会一直互相叮嘱、
互相提醒，在迷茫时告诉彼
此回家的路，共同提高，共
同精進，更多的救度众生，
圆满随师同回家园。 

 

〖救度众生〗 

讲真相要讲清真相 

清静心 
昨天一个客户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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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年七二零之后，由
于情的干扰和怕心，婆婆在
几次过关中都没有堂堂正正
的过去，所以近两年遭邪恶
的干扰，出现了病业状态，
还吃了药。因好面子的心，
婆婆在我面前一直回避这个
问题。我侧面知道后很着急。
我知道在婆婆心中修炼的心
是不会变的，只是自身的观
念和执著难以突破。有时听
到她无奈的说：能修到哪算
哪吧！我的心中真难受。就
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
写的：“有一个人跟我说：
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
行了，谁能修上去呀？我听
了真伤心！”这段法中师父
的心情。  

因为情放不下，邪恶专
门加强这个东西干扰，婆婆
就陷在这个状态中。婆婆平
时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可是
在修炼上一会公公干涉，一
会女儿阻拦，自己的书让妹
妹帮忙放起来，想看妹妹不
同意还看不了，某些方面完
全没有了自我。一有风吹草
动，家人变着法的魔她，干
扰她，表面上是关心她，实
际上都在往下拽她。本来我
俩交流的很好了，一见到她
们就又妥协了。因为跳不出
情的因素，又不好意思伤亲
人的心，就这样被干扰，病
业状态一直持续。  

看到婆婆的状态着急，
我也经常带着情的执著去和
她交流，让她快点提高。有
时说急了婆婆还维护自己、
掩盖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甚至还反过来挖苦我几句。
我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改
变她，心中真的苦恼。有一
个阶段，婆婆躲着我，不愿
意和我说心里话。我也生出
了人念：为你好，费了这么
多心思和时间，你还不理解。
我和婆婆之间无形中形成了
一个屏障。有一个阶段我不
再管她。  

婆 婆 是 我 最 亲 近 的 同
修，她的状态我了解的最多，
出现在我身边。我能袖手旁
观吗？我不断的反思自己：
是什么原因在障碍？我找到
了：也是这个“情”字。因
为她是我的婆婆，我就把自
己的想法一股脑的全强加给
她，潜意识中始终有挑剔她、
指责她的因素，虽然刻意不
表现，可是在另外空间它是
存在的。有时甚至还产生
“恨铁不成钢”的埋怨心
理，却没有站在婆婆在难中
的角度去体谅她，理解她，
只是一味的要求她，想想这
些肮脏的东西隔在我们之
间，我的话说的再好听，也
没有善和慈悲的力量，更谈
不上打动她的心了。想想自

己过关过难时，婆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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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性上的漏洞所形成的间
隔，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
警察一次次去查他们，最后，
饭店被迫无奈转兑给一个常
人。”那天，一个同修领着
另一个同修路过那家饭店
时，说：“你看，这就是同
修当初开的饭店，原来可火
了。”一些常人都说：这家
饭店是法轮功开的，饭菜可
实惠了，现在这帮人也不知
道哪去了。换了老板，饭菜
也不实惠了。”同修听了这
些话心理酸酸的，“为什么
一个很好的项目，大家不能
够齐心协力的干下去呢？都
说放下自我，而实质上都在
坚持自我，什么时候才能达
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要求
呢？什么时候正法才能结束
呢？”  

说这些话好象是对同修
的指责，其实我做的也不好。
前阵子，本地一个同修让我
参入一个大法项目，当时就
被我顶了回去：“你凭什么
让我做这事？我为什么要配
合你？”当时同修说：“那
你能干什么呢？”我说：
“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什么
也干不了。”同修说：“那
你就帮助发正念吧。”我说：
“你说发正念我就发？师父
还没强迫我呢！”事后很后
悔，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大的
魔性呢？是因为很久以来

我对该同修就有看法，认为
他说话做事不像个修炼人，
让他来指导我很不够“资
格”。一连串人心都反应出
来了。事后，我给师父敬上
一柱香，在心理默默的说：
“师父，弟子错了，一定改！
一定改！一定改！”  

每当和同修交流时，最
让我佩服的是同修在遇到问
题时，能放下自我，不与别
人争辩，不强调自己，不看
别人缺点，默默圆容对方的
一些事情。新宇宙的生命是
为他的伟大的生命，在我们
即将要离开人间的正法最后
时刻，要把自己为私的因素
彻底修干净，要让新宇宙的
众生佩服，让师尊欣慰。 
 

整体正念正行 同修起死回生 

归真（辽宁） 
刘姨是九九年之前得法

的老同修，今年六十四岁，
家住农村。一个月前的一天
早晨，她忽然呕吐、昏迷，
被家人送到百里外的市区医
院，经拍片诊断为脑干出血，
出血面积有核桃那么大，医
院下达了病危通知。院方医
学专家说脑干部位出了这么
多血，即使能活过来也是个
植物人。同修未修炼的家人
将寿衣都准备了。  

医院所在地刘姨的亲戚
（同修）通知了当地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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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调人马上通知了几个
同修前去医院的抢救室帮助
同修发正念。刘姨未修炼的
家人明白大法真相，感谢同
修们的前来并说你们在这，
这个场好。同修们去了后，
刘姨的脸色很快由灰白转为
正常颜色，但是一直昏睡不
醒。而她的家人一直赞同为
她带着耳机听 MP3 中播放的
师父讲法。刘姨家当地的同
修听说后，也陆续结伴前来
为她发正念，两地同修整体
配合，一同交流。因为得知
刘姨脑中有一血块，同修切
磋发正念时不但要解体另外
空间迫害同修身体的邪恶，
而且还要加上一念，运用神
通将脑中血块从另外空间移
走后清除，让同修快点醒过
来。或许是大法弟子在这次
帮助同修过魔难关中做到了
整体配合、正念正行，所以
大法的奇迹再次展现。不过
十天，刘姨醒来；又过十天，
能够说话了。刘姨是个很坚
定的大法弟子，她的家人说，
如果她来医院前是清醒的，
她是决不会同意上医院的。
果然，当刘姨醒过来，明白
了自己躺在医院时，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回家”。当
刘姨醒来时，抢救室外的医
生、护士都在议论说出奇迹
了。而出院前再次拍片时，
发现脑中的血块全部消失。

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
医学上无法解释，同修说这
是大法创造的奇迹。经历了
这起死回生的二十多天后，
同修的家人办理了出院。  

我是市区这边在第一天
就赶到医院的同修之一，记
下此事除了见证师父和大法
的伟大威德，还想就此事说
说个人的一点感想。我想这
个奇迹的产生是有着多方面
的因素的，首先是同修的整
体配合；再有就是发正念时，
针对同修身体的具体情况想
到了运用神通调整，这是一
个修炼人在走向成熟；还有
就是魔难中的同修以前对家
人的讲真相方面做的很好，
试想如果家人不明真相反对
大家来医院，那效果会怎样
呢？还有就是魔难中的同修
本人很有正念，所以醒来后
马上要求出院。所以我想此
事或许可作为一个借鉴，当
有同修身处魔难中时，作为
身边的同修如果能够整体配
合，效果会大不相同。还有
我想对于那些被邪恶注射了
毒针，神智不清的同修，作
为身边的同修可以共同运用
神通将其体内的毒针药液、
毒素全部转移到迫害者身
上，大家坚定正念，就一定
能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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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
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
迫害看的那么重？值得深思
啊。”如果我们在乎常人、
看重迫害，用人的思维去
“想不通”，这不正是给旧
势力的迫害提供了所谓的借
口了吗？其实，师父关于病
业迫害方面的法已经讲的很
多了，告诉过我们“学员出
现病业严重，它无非是为了
两个目地。”（《二零零五
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
叮嘱过我们“要以法为师，
你不能看哪个人修的怎么样
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
（《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
会讲法》）如果我们在此时
能够想起师父的法，并做到
以法为师，还会出现“想不
通”的事吗？  

修炼中的人就是有人心
和执着的，暴露出来把它修
掉就行了，并不可怕。关键
是这“想不通”的背后隐藏
的是什么？如果因此而动摇
了信师信法的根本，就是大
问题了。我觉的每个人在遇
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
向内挖挖自己那颗隐藏很深
的心，别的心都可以修，可
是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
摇！其实我们在修炼过程中
所遇到的任何关难，或者是
旧势力的所谓什么借口考
验，不都是在针对着信师

信法这个根本吗？如果我们
时时刻刻能够站在法的基点
上，跳出人的思维、认识和
观念，什么关难都能过的去，
还有什么能够动摇得了我们
的心呢？  

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
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 

我和婆婆的修炼故事 

晓洁 
婆婆得法较早，那时每

到婆婆家，我都好奇的找《中
国法轮功》这本书看，还有
几篇“经文”的小册子，现
在想想，就是一个缘在牵着。
因为在这儿之前，我对气功
和修佛几乎是没有什么概念
的。  

因为在婆婆家总见到这
本书，所以九六年在单位的
学炼“法轮功”的健身活动
中，我欣然参加了。看了九
天的录像，每天学功晨炼，
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时，婆婆见我炼功身
体也好了，很高兴。给我买
了冬天晨炼的棉衣和手套。
我们互相鼓励、互相交流，
一起参加洪法和交流活动。
我觉得婆婆比我精進，我总
是向婆婆学习，比学比修，
那段时光真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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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们认为她修的比较坚定
和精進，因而在同修中造成
的影响和震动也比较大，有
的同修就产生了这样的想
法：她修的那么好那么坚定
都被迫害死了，我怎么也想
不通啊！从有的同修的言谈
话语中我也看到了信师信法
这个根本问题。  

其实世上的任何一件事
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修
炼更是如此。在长达十年多
的邪恶迫害中，在劳教所、
监狱等黑窝中被迫害死的，
在病魔的迫害中离世的和在
其它突发事件中离世的大法
弟子不少，其中的原因也是
错综复杂，有在我们这个空
间中用肉眼能够看的见的表
象，也有另外空间我们看不
见的因素存在。我们怎么去
看待这些事情，是用人的思
维、认识和观念去对待，还
是站在法上看待，就成为了
关键。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
中唐僧到西天取经，历经九
九八十一难，这些难是从哪
里来的？是如来佛和观音菩
萨给设的，走过去就修成正
果，否则就算半途而废。可
唐僧就凭着为解脱众生之苦
而求取真经的这正信的一念
走过来了，过程中成就了佛
的果位。  

我个人所悟：我们是大
法弟子，在学习师父的法中，
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
来这里干什么，将来要到哪
里去。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大
法来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
准，而不是用常人的思维、
认识和观念去看问题。  

同 修 被 迫 害 提 前 离 世
了，肯定有同修自身的原因
存在，也可能他与旧势力有
过什么签约或瓜葛，也可能
有其它的因素，个中原因有
他自己（包括我们）看不到、
认识不清或否定不了的。但
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
是不承认的，也让我们全盘
否定、不予承认。我们是宇
宙中主佛的弟子，是有师父
管着的。修炼过程中能够按
照师尊安排的路走到最后，
就是大圆满。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没有走向反面，还在法
中修炼，即使因某种原因被
旧势力夺走了肉身，仍然会
圆满。因为大法弟子是师父
的弟子，又是在师父正法中
被迫害死的，慈悲的师父会
给他最好的一切。我们为什
么不能够从这个好的方向去
想呢？不能站在法上去看问
题，而去在乎什么旧势力的
所谓安排呢？  

师尊在《二零零八年纽
约法会讲法》中不是告诉过

我们：“为什么把被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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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桌开花的启示 

郭正 
年后的一个阶段，发现

自己对一些不太精進的同修
或自己看不上眼的同修表现
出一种冷漠状态。尤其对那
些放弃了修炼的和那些在迫
害中走向邪悟的昔日同修，
更是冷眼相看，不愿理睬，
更谈不上去帮助他（她）们
了。这真是一种很不好的状
态。修来修去，修了这么多
年，自己的慈悲心修到哪去
了？  

不久前整理旧物，无意
中翻出了几年前写的一篇
《佛桌开花的启示》的初稿，
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
在寺庙里修持了 18 年，又极
受方丈、住持等宠爱的小沙
弥，突然在一天夜里动了凡
心，偷偷跑下山去，来到那
红尘迷眼的花街柳巷去放浪
形骸。开始时还真有如鱼入
水的舒畅感，没有了寺院里
各种清规戒律的约束，没有
了日复一日的诵经念佛。获
得了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可
以为所欲为的做自己想做的
一切。  

可是当八、九个花开花
落的春秋过去之后，又有一
日，小沙弥又突然醒悟，万
分悔恨自己当年下山返俗的
一时错念，当即跑回山去，
向方丈、住持忏悔，并恳

求方丈、住持饶恕他的罪过，
能收留他在寺院中从新修
持。可是，当他在地上跪了
两个多时辰以后，却听到那
位方丈冷冷的对他说：“你
已罪业深重，必堕阿鼻地狱；
要想佛祖宽恕，除非---- ” 
方丈信手指向那供在佛像面
前的佛桌说：“除非这佛桌
也会开花！”小沙弥见此，
只好失望的离去了。  

次日一早，当那位方丈
踏進佛堂的时候，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佛像前的佛桌
上开满了大簇大簇的各式各
样的花朵，五颜六色，芳香
扑鼻；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佛堂里没有一丝儿风，可那
些花朵却在那里频频摇摆晃
动，似乎在焦急的召唤什么。  

方丈大吃一惊，知道自
己错了，感到羞愧难当。佛
祖能宽恕那小沙弥，自己却
把他推了出去。连忙派人下
山去寻找那位浪子，可是茫
茫人海，无影无踪，哪里找
的着啊。而佛桌上的那些花
朵只开放了短短的一天就消
失不见了。  

是夜，方丈圆寂，万分
后悔，临终遗言：“这世上，
没有什么歧途不可以回头，
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
一个真心向善的念头，是最
罕有的奇迹，好像佛桌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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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花朵。而让花朵败落、
奇迹陨灭的不是曾犯下的错
误，而是一颗冰冷的、不肯
原谅、不肯相信的心。”  

故事中的方丈，虽然书
上说他“圆寂”了。但他的
圆寂是否能在他修持的那一
法门中达到真正的圆满，我
看是要大打折扣的。佛桌的
开花不正是对他那颗冷漠
的、不肯原谅别人的心的善
意的展示吗？  

神佛的慈悲是洪大的。
对任何人、任何一个生命，
只要他还有一丝修炼向善的
心，神佛都不会放弃他的。
今天，我们伟大的师尊承受
了众生和弟子们无量的痛
苦，都不想落下一个弟子，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在这
方面应该做的呢？我们今天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
巨大的历史使命，要救度的
生命无量无计，如果我们带
着一颗对生命冷漠的心，不
能包容别人，不能宽容和原
谅别人，我们就无法救度更
多的世人和众生，就担负不
起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神
圣历史使命。尤其到了正法
的后期，救度众生需要更多
的力量和更多的人手来做，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真得重
视起来做。对那些一时糊涂，
在邪党的迫害中走向邪悟的
和因为怕心而放弃了大法修

炼的昔日同修，我们不能有
任何的歧视和抱怨，要热心
的去帮助他们，用一颗能熔
化钢铁的心去拉回我们的同
修，拉他们从新走回到助师
正法救度众生的正路上来。  

当我认识到这一切的时
候，师父很快就将一个七.二
零之后放弃了修炼的四世同
堂的十口之家推到了我面
前，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
的洪大慈悲和巧妙安排。这
四世同堂一家的孙女香香在
城里开了一家鞋店，隔壁是
一位开服装店的外地来同
修。外地同修很想找到这当
地的同修，可是又不敢贸然
打听。结果有一天香香店里
来了一位基督徒宣传基督
教，香香就说：“俺可不信
耶稣，俺全家都学法轮功。”
当时那位外地同修也在场，
她一听香香全家都学法轮
功，这可高兴了，可算找到
同修了。其实香香她全家在
七.二零以后都不学了，她自
己也早不学了，只是心里放
不下，还知道大法好，还想
学。可是家里人都不学，她
没那个环境就没学。  

外地同修知道了香香学
法轮功，就问香香找学法点。
香香就热心的帮助她，最后
找到我，我就知道是我应该
去拉回香香这一家人了。现

在香香的爷爷、奶奶、父

 

 

27

慈悲，是正念，才能调动我
们神的一面，我们人的嘴、
人的行动在和常人讲真相，
破开他们的迷惑、误解，另
外空间就是邪灵的灭亡。  

胡要来加拿大了，战场
已经布好，等待我们大法弟
子就位了，一直在国内在家
修炼的母亲，要出远门参加
讲真相活动了。她对着师父
说谢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
我差的太远，我要跟上，而
我这个老学员在战场中仿佛
成了后方人员。师父说“修
炼如初，必成正果”，我感
到我越修越倒退了。过去修
炼人要修几生几世 ，还要精
進不怠 ，而我短短十几年就
懈怠了。大法弟子是一起下
来的， 一定要一起回去，对
常人，我们只有救人的份，
对同修，我们只有找自己的
份。  

我悟到每一次事件，我
们的心一定要到位，要出神
念把握每一次机会。许多常
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搞活
动，我们要利用每一次机会
智慧的讲清楚。胡既然来到
加拿大，就要让每一个加拿
大人知道邪党的所作所为，
也是他们摆放位置的机会，
不是我们求得加拿大官员们
的支持，而是给他们机会，
我们媒体这个讲真相的利
器，一定不能只是泛泛的

报报活动就完了， 要深入進
去。海外中国人其实很关心
这个事件，我们的活动一定
要落到实处，告诉他们我们
为什么这么做。我的同事，
对我说，你人这么好不要被
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说，如
果你的母亲被杀了，被关進
监狱，你站出来呼吁，是不
是政治？你是基督徒，如果
你看着耶稣正在被钉在十字
架上你站不站出来？你是不
是搞政治？他一时沉默，邪
党的谎言就象迷魂药一样，
让人们失去理智，放纵自我，
而我们的真相就是让他们清
醒，让他们摆放自己的位置，
我们坚定的心金刚不动，才
能正他们的心。而我们的心
也是形势发展的根源。  

我今天发正念中，感到
我自己另外空间的功在往这
边冲着，在借助肉身的我把
他们释放出来，一切在于自
己的心，心一到位，仿佛阀
门打开一样，另外空间的邪
恶闻风丧胆。加拿大学员，
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起来，
好好打好这一仗。 

个人体悟，种种不足请
慈悲指正。 

 

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摇 

莲子 
最近身边的一位同修因

病魔迫害突然离世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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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法弟子最正的事，怎么
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那些
想法并不是真正的我。  

想 到 这 里 再 盘 腿 发 正
念，立刻感到自己无比巨大，
发出的正念力可劈山，自己
空间场马上就清亮了。 
 

就中共邪党头子将来加拿大有感 

加拿大大法弟子 
中共邪党的头子胡锦涛

要来加拿大访问了，从大法
弟子遭受迫害以来，中共邪
党的头目这几年来加拿大都
会看到我们的和平请愿，作
为弟子而言，虽然来海外不
久但也有些麻木了。前天，
坐同事车上班的途中，同事
跟我说，你看天空真美呀，
我从来没看到天空蓝的这么
透亮。但奇怪的是，天空一
半美的象天堂，一半却乌云
滚滚，中间的分界线如此的
明显。我抬头看这奇景，突
然，想起了神韵节目中的白
云仙子，仿佛看到了仙子们
正在蓄势待发准备与邪恶作
战，这些邪恶就是跟随胡而
来的邪灵们，另外空间战鼓
已经擂起，而作为人间的主
战场，我作为助师正法的一
员，却不紧不慢的连盔甲都
没穿上，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时至今日，师父以看似
肉身之躯 ，带领大法弟子走
到今日，许多弟子如我一般

深陷常人的执著中，执迷于
自己的观念，许多弟子都说
过，师父比以前老了。但我
知道，不是师父老了，是师
父替我们老，因为有我这样
的弟子仍然在旧宇宙理的框
框里爬行。什么叫佛恩浩荡，
我曾在梦中看到师父为我喝
下了十几层楼那么高的一碗
毒药，没有一丝迟疑。我只
能匍匐在地，我们弟子们到
现在还有新老学员之争，还
有谁比谁修的好之争，还在
回味已经参加的证实法的活
动的过去之中。我们就象在
泥里，在比较谁比谁更干净
一些，谁比谁爬的更快一些，
我仿佛看见至高无上的主佛
把我们从泥里捞起放在手
心，仔细的把我们身上的泥
洗干净，法的威力可以瞬间
把我们从骨子里焕然一新。
而主佛没有这样做，主佛在
等待我们从法中领悟到法
理，自己去一层层的蜕变，
在这过程中互相扶持，引导
更多的人走出泥坑。  

而这蜕变的过程对我而
言是如此缓慢，师父在耐心
的等着我们，师父为世人承
受，才换来这宝贵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在他们堕入无边
地狱之前把他们拉上来。我
们人世间每一次的活动，在
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而

我们这边空间的武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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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母亲（都不识字）已在
看师父的讲法碟了。我们又
在那位外地同修家建起了一
个学法点，我和妻子，香香
和她哥哥都到这个点上来学
法。这一切真是师父在做啊，
真是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
啊。我还有什么理由对同修
冷漠啊，还有什么理由不做
好自己应该做的呢？ 
 

遇到矛盾修自己 

武艺 
前 一 阵 子 有 同 修 告 诉

我，女同修 A 也许听到谁说
我议论过他们夫妻之间的
事，觉得我掺和了她的家事，
要找我理论。当时听的一头
雾水，继而心中像翻了五味
瓶，上下翻腾，忿忿不平。
觉得自己平日里在他们这件
事上从不轻易对别人议论，
认为对他们没有好处，对议
论他们的同修也处处维护他
们，可是到头来居然把矛头
指向我。真是做好事没讨到
好。  

先生看到我忿忿不平的
样子提醒我说：“你刚刚才
学了《曼哈顿讲法》怎么就
忘了？你在用什么心态在对
待这件事情呢？是啊，刚和
先生读过的法还在耳边，师
尊教导我们：“面对再大的
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
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

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
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
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
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
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
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
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
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
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
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
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
许是我说的。”（《曼哈顿
讲法》）看来，我这关是没
过好。  

在这件事情面前我为什
么会有那么大的情绪？过
后，我仔细的找自己这颗心。
找出几个大的问题。  

1、修口。为什么别人会
说我议论别人？一定是自己
平时修口这方面有欠妥的地
方。想想平日里同修坐在一
起有时议论别的同修时，自
己也附和，无形中加强同修
不好的物质，促成整体间隔。
不修口，也是自己向内找做
的不够，和同修互相切磋提
醒的时候太少，没有形成比
学比修的修炼环境。背后互
相议论的习惯大有市场。作
为一个修炼的人这应该是最
基本要做好的，是修炼的基
础，很严肃。所以师父把“修
口”拿出来单独讲。我们以
后都应该重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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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矛盾来时用人理评判
对错。当碰到矛盾时，首先
向外找，用人的观念、人的
理去衡量，这个不对，那个
不符合法的标准，自己还振
振有词，有理有据。陷在人
的是非当中不能自拔。恰恰
忘了对照法理去向内找自
己、修自己。  

3、证实自己的心。在矛
盾面前，自己为什么忿忿不
平，第一念头就想为自己辩
解呢？无非受不得委屈，觉
得自己好，自己对。对别人
的好是有条件的，索取回报
的。一旦没有得到肯定，就
不干了。处处证实自己，那
么大的私心，那么强烈的自
我，居然还以为自己对别人
好。  

4、以自我为中心，不拘
小节。想想自己平时去 A 同
修家，虽然都是有事情找她
先生，每次去都只和她先生
说完就走了，也没考虑一下
她的感受。他们之间有矛盾，
也没主动和她切磋，交流。
我总是出入在他们那个环
境，很多时候出现矛盾，都
有我的责任。常人都知道拘
小节，自己还是一个修炼的
人，做的真是太差劲了。  

通过这件事，我找出了
自己这么多的问题，真的谢
谢出现的这个矛盾。《转法
轮》中讲“他要不给你制造

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
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
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
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
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
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
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
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
来了？三得。你是个炼功人，
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
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
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
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
的。”很惭愧，到现在我好
像才学会怎么样修自己，也
庆幸自己终于找到开启修炼
之门的金钥匙，对自己以后
修炼的路充满信心。谢谢慈
悲伟大的师父！ 

 

 “你们炼功吗？” 

飞跃 
昨天上午来我家的一位

同修，谈话间说起了自己这
一段时间的不精進，有时甚
至还和家人（常人）一起看
电视，把学法、炼功放在了
一边。问我和母亲（同修）：
你们炼功吗?我们也说自己
这段时间很忙，没有炼功。
虽然每天坚持学法，但也只
是象征似的看一看，并不入
心，有时甚至因为一些家庭
琐事就大发脾气，完全不顾
及修炼人的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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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又来了一位同修
拿周刊和语音真相手机，也
说自己这段时间放松了。家
里又是盖房，又是做客，还
有整天干不完的农活，功也
不炼了，午夜十二点的正念
也起不来了。之后又问我们：
你们炼功吗?这时我才意识
到是师父用同修们的口来点
化我“该炼功了”！  

因 为 我 们 这 一 带 是 农
村，从春耕到现在几乎是没
有一天能在家学法的。忙了
一天，累的不行，晚上刚学
几页法就困的不行，更别提
讲真相、救众生了。细想一
下农村的大法弟子一年四季
都有干不完的活，晴天有晴
天的活，雨天有雨天的活，
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
非常紧凑，可对于自己的修
炼却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
置。有的同修外出打工、赚
钱，早上三、四点就走了，
可是让他三、四点起来炼功
就犯难了……  

写出这些现象是希望和
我一样的大陆农村的同修们
“该炼功了”！“该精進
了”！不能因为“忙”就忽
视了自己的修炼机缘，浪费
着大法资源——师父用巨大
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
时间。  

修炼的严肃绝不会因为
我们“忙”就降低了对我

们的标准，师父对众生的慈
悲是一样的，但大法修炼的
标准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严肃
啊！希望广大农村同修放下
人心的执着，珍惜师父给我
们延续来的修炼机缘，不要
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兑
现自己的史前大愿！珍惜时
间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
点悟！ 
 

纯净心态 正念方可显神威 

武艺 
这两天虽然立掌在发正

念，但感觉没什么效果。似
乎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却
没有威力。放下腿，很沮丧。  

回想这些天发正念的情
形，先生为被非法关押同修
出去到时没有回来（我们不
在一个地区），或者出去学
法到点没打电话我。我就担
心，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
样，心里设想种种情形，然
后为他发“正念”。想到这
我吓一跳，我这哪里是正念，
完全被情在主导，基点为私。
害怕先生有事，不是在承认
旧势力的存在吗？为先生而
发正念，真正是为私。忘记
自己是要修成为他的大法弟
子，自己的使命是助师正法，
清除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
的存在。怎么能陷在自私的
情中，太可笑了。先生做的


